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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在
江
城
忠
州
的
第
二
天
，

我
們
出
發
前
往
拔
山
鎮
採
訪
，
力

拔
山
兮
氣
蓋
世
，
時
不
逝
兮
騅
不

逝
，
這
恰
可
形
容
拔
山
人
的
困
境

：
這
裡
很
多
青
壯
勞
力
都
變
成
了

塵
肺
病
人
。

江
城
以
北
，
乾
旱
數
十
日
後

終
於
微
雨
飄
飄
，
車
窗
上
的
灰
糊
了
又
洗
淨
。
忠
州
開

往
拔
山
鎮
的
早
班
車
上
，
雨
水
美
化
了
遠
方
山
巒
景
象

。
但
是
在
此
時
此
地
美
早
已
無
意
義
，
徒
增
盤
山
路
的

驚
險
，
美
撫
慰
過
客
，
早
已
無
力
撫
慰
本
地
人
︱
︱
本

地
的
肺
裝
滿
了
浙
江
工
廠
的
塵
。

我
們
探
訪
了
這
裡
的
前
榻
榻
米
工
人
、
現
在
的
塵

肺
病
人
。
僅
存
的
X
光
片
呈
現
出
他
們
矽
化
的
肺
中
亂

絮
猶
如
倒
長
的
樹
叢
，
那
是
寧
波
的
樹
還
是
日
本
的
樹

？
它
們
拚
命
爭
奪
空
氣
，
蜂
擁
着
從
東
海
沿
着
長
江
一

路
啃
噬
到
達
這
渝
北
的
偏
遠
地
，
由
不
良
商
人
和
地
方

官
僚
合
力
栽
培
，
用
民
工
的
活
體
作
溫
室
和
暖
床
。

而
拔
山
的
樹
靜
立
路
間
，
遠
離
拔
山
人
的
呼
吸
。

拔
山
人
的
呼
吸
奮
力
苟
延
，
彷
彿
一
個
孩
子
，
叫
喊
出

微
雨
和
山
風
，
凝
結
成
大
霧
，
霧
中
星
星
點
點
有
血
。

血
越
來
越
濁
，
霧
便
凝
結
成
夜
色
。
我
們
回
忠
州
的
車

一
路
跌
撞
、
撕
咬
，
吃
力
地
推
開
這
不
斷
圍
攏
而
來
的

黑
暗
，
但
鏖
戰
般
的
樹
和
山
仍
沉
默
地
迎
到
面
前
。

我
的
江
城
故
事
到
此
告
一
段
落
，
它
也
在
何
偉
的

《
江
城
》
中
稍
露
猙
獰
，
不
斷
與
十
多
年
前
寂
靜
的
江

水
爭
鳴
。
不
知
道
他
後
兩
本
《
甲
骨
文
》
和
《
尋
路
中

國
》
將
會
如
何
？
我
將
盡
力
不
帶
着
我
的
回
憶
去
追
讀

他
的
回
憶
。

被青嶼幹線橫空而過的馬灣，傳統
景貌已被大型住宅項目入侵而消退。島
上的村落列入馬灣公園的發展範圍，居
民遷出後人去樓空。鬱鬱䓤䓤的山丘頂
冒出一座巨大的太陽塔，與山下的村屋
形成強烈對比。本來純樸閒逸的馬灣出

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唯有舊碼頭一帶尚存少許漁村風味。
馬灣古名 「銅錢洲」，因島的形狀略似古銅錢而得名，

又因位處急水門而稱 「急水門洲」。嘉慶、咸豐年間，居民
在馬灣大街村興建天后廟保佑出海平安，今 「馬灣」之名相
信由 「娘媽」而來。居民不單供奉天后，還在岸邊豎立 「鎮
流碑」，希望 「鎮壓」急流，免生意外。

一八六八年，兩廣總督瑞麟下令在佛頭洲、長洲、馬灣
及九龍城設置稅關，向來往船隻抽稅，並藉此打擊走私鴉片
。一八九七年，中國海關在馬灣興建新的九龍關，由於在私
人土地建路而與當地村民發生爭執，最後協議向村民借地不
超過七英尺，並立碑為記，事件才解決。當時中國海關聘用
英國人主理，故借地以英尺計算。

馬灣的九龍關落成一年後，英國租借新界，中國海關人
員撤走。舊海關日漸荒廢，現僅存兩塊碑石，一塊刻上 「九
龍關」，另一塊刻上 「九龍關借地七英尺」。一九九○年，
馬灣鄉事委員會為兩塊碑石加設石框和屋頂保護。古物諮詢
委員會亦罕有地將碑石列為三級歷史建築，以示重視。

人
的
皮
膚
在
熱
天
有
調
節
體
溫

的
作
用
。
但
你
有
沒
有
聽
說
，
人
的

頭
髮
也
具
散
熱
功
能
？
中
醫
認
為
，

頭
髮
是
整
個
身
體
最
陽
的
部
分
，
陽

氣
最
足
，
故
其
頭
髮
散
熱
的
功
能
不

可
忽
視
。

頭
髮
太
長
的
人
，
不
要
留
戀
一

頭
披
肩
的
秀
髮
，
為
健
康
着
眼
，
在

熱
天
大
可
考
慮
將
其
剪
短
，
人
也
顯

得
精
神
些
。
茂
密
的
長
髮
不
僅
不
利

於
高
溫
下
散
熱
，
與
短
髮
相
比
還
有

以
下
弊
端
：

一
，
夏
天
頭
髮
怕
陽
光
，
長
髮

易
於
吸
收
到
強
烈
的
紫
外
線
，
使
失

去
毛
髮
中
的
大
量
水
分
而
令
其
受
到

傷
害
。
長
髮
披
肩
表
面
面
積
大
，
太

陽
帽
遮
擋
不
住
失
去
防
曬
作
用
。
二

，
頭
髮
雖
然
沒
有
神
經
感
覺
，
但
它

和
生
命
的
任
何
組
織
、
器
官
一
樣
，

都
需
要
定
量
的
運
動
才
能
維
持
代
謝

。
短
髮
較
長
髮
易
在
不
知
不
覺
中
進
行
上
下
左
右
的

擺
動
，
有
足
夠
的
運
動
量
，
避
免
產
生
脫
落
、
折
斷

、
枯
萎
等
現
象
。
三
，
短
髮
便
於
梳
理
。
經
常
梳
頭

有
通
暢
血
脈
、
祛
風
、
排
濕
、
散
熱
、
牢
固
髮
根
、

防
止
脫
髮
、
白
髮
及
降
低
血
壓
、
健
腦
提
神
、
防
止

大
腦
老
化
的
作
用
。
若
頭
髮
太
長
，
人
就
會
有
怕
拉

扯
斷
髮
絲
或
頭
髮
打
結
而
懶
於
梳
頭
的
心
理
影
響
。

四
，
常
聽
人
言
﹁頭
髮
長
，
見
識

短
﹂
，
雖
嫌
偏
見
，
但
也
不
無
道

理
。
太
長
太
密
的
頭
髮
在
頭
皮
中

爭
奪
營
養
，
供
應
腦
部
其
他
組
織

的
營
養
就
會
變
少
。
五
，
短
髮
便

於
經
常
洗
頭
，
避
免
髮
中
堆
積
的

污
垢
增
加
髮
間
的
磨
擦
，
而
令
頭

髮
變
得
暗
淡
、
乾
燥
和
開
叉
。

夏季宜短髮
思 健

正
面
報
道
的
故
事
，
在
香
港
一
般
都
佔
不
了
多

少
版
面
。
不
過
近
三
年
來
，
惟
有
一
個
新
聞
題
目
，

能
相
對
罕
見
地
教
本
港
傳
媒
願
意
作
大
篇
幅
而
又
正

面
的
報
道
：
離
世
者
捐
贈
器
官
，
救
活
多
人
。

這
個
月
，
﹁器
官
捐
贈
﹂
更
因
臉
書
（Face-

book

）
之
故
，
成
為
了
國
際
焦
點
新
聞
。
臉
書
由
五

月
一
日
開
始
，
在
其
美
國
及
英
國
的
用
戶
版
面
加
多

了
一
個
新
欄
目
，
讓
所
有
會
員
人
除
了
可
以
繼
續
公

布
自
己
的
﹁社
交
狀
態
﹂
（
即
：
單
身
、
結
婚
、
離
婚
）
外
，
還
可

以
公
布
自
己
是
否
願
意
死
後
捐
贈
器
官
。
臉
書
的
管
理
層
希
望
，
透

過
朋
友
間
一
傳
十
、
十
傳
百
的
朋
輩
壓
力
，
能
使
它
們
網
絡
內
的
九

億
會
員
中
，
有
更
多
人
成
為
器
官
捐
贈
者
。

是
次
熱
心
想
法
，
也
罕
見
地
不
是
出
自
臉
書
的
首
席
執
行
官
朱

克
伯
格
（M

ark
Z
uckerberg

）
之
主
意
，
功
勞
應
該
歸
於
現
任
首
席

營
運
官
珊
貝
格
（Sheryl

Sandberg

）
。

她
在
一
次
哈
佛
同
學
會
的
聚
會
中
，
跟
一

位
醫
生
談
起
尋
找
願
意
捐
贈
器
官
者
之
困

難
，
於
是
引
發
她
促
成
今
回
的
社
交
網
絡

捐
贈
器
官
運
動
。
卻
原
來
，
除
了
中
國
人
因
為
有
保
留
全
屍
的
觀
念

，
所
以
難
覓
器
官
捐
贈
者
之
外
，
美
國
人
在
這
方
面
亦
一
直
做
得
不

理
想
：
因
為
在
美
國
，
市
民
可
登
記
器
官
捐
贈
者
的
地
方
，
是
人
們

前
往
續
領
車
牌
的
﹁汽
車
署
﹂
（D

epartm
ent

of
M

otor
V
eh i cle

）

。
那
等
於
間
接
向
駕
駛
者
發
出
﹁不
祥
﹂
訊
息
：
﹁如
果
你
撞
車
死

了
的
話
，
何
不
把
自
己
的
器
官
捐
出
？
﹂
如
此
令
人
不
安
，
又
怎
會

有
人
願
意
登
記
？

今
次
臉
書
的
推
廣
方
式
卻
大
大
不
同
，
訊
息
十
分
正
面
：
﹁好

朋
友
，
我
已
決
定
捐
出
器
官
了
，
你
又
如
何
？
﹂
加
上
利
用
網
絡
登

記
甚
是
方
便
，
相
信
成
效
應
該
更
大
。
最
重
要
的
是
臉
書
相
當
聰
明

地
把
﹁捐
贈
器
官
狀
態
﹂
此
欄
，
放
到
﹁健
康
資
訊
﹂
該
部
分
，
跟

用
戶
減
了
多
少
磅
、
有
沒
有
感
冒
等
日
常
生
活
資
料
放
在
一
起
，
那

便
等
同
把
捐
贈
器
官
變
成
日
常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大
家
便
容
易
接
受

多
了
。

臉
書
器
官
捐
贈
運
動

軒
轅
伯

莎
士
比
亞
，
我
輩
編
劇
界

的
祖
師
爺
。
為
以
示
尊
敬
，
每

隔
若
干
年
影
界
便
會
把
其
劇
作

搬
上
銀
幕
。
明
知
曲
高
和
寡
，

不
會
賣
座
，
況
且
拍
莎
劇
成
本

不
菲
，
編
導
演
都
要
有
分
量
，

製
作
馬
虎
不
得
，
更
不
能
原
劇

照
搬
毫
無
新
意
，
否
則
愧
對
莎

翁
，
所
以
今
時
今
日
拍
莎
劇
殊
非
易
事
。

愈
非
易
事
，
愈
有
人
要
拍
，
過
去
兩
年
英
美
影

界
已
各
拍
一
劇
，
就
是
《
暴
風
雨
》
和
《
英
雄
叛
國

記
》
。莎

劇
類
型
豐
富
，
風
格
獨
特
，
《
暴
風
雨
》
是

驚
慄
加
諧
趣
，
今
次
的
美
國
電
影
版
更
大
玩
神
魔
特

技
，
呼
風
喚
雨
，
沉
船
遇
險
等
，
外
景
怪
誕
詭
異
，

選
在
夏
威
夷
火
山
島
上
拍
攝
，
很
有
奇
幻
色
彩
。

女
導
演
茱
莉
‧
泰
莫
爾
（
以
舞
台
版
《
暴
風
雨
》
享

譽
紐
約
劇
壇
）
顛
覆
了
原
劇
男
人
復
仇
戲
，
改
為

﹁女
子
復
仇
十
年
未
晚
﹂
，
把
故
事
全
新
演
繹
。

莎
劇
的
男
人
戲
，
以
歷
史
政
治
寓
言
劇
最
為
沉

重
，
亦
最
是
好
看
，
雖
然
《
英
雄
叛
國
記
》
並
非
其

名
作
，
但
情
緒
跌
蕩
，
喜
怒
無
常
，
時
而
陰
冷
恐
怖

，
時
而
兇
悍
狂
暴
，
極
為
脗
合
時
下
英
國
電
影
的
風

格
。
英
國
著
名
莎
劇
演
員
賴
夫
‧
費
恩
斯
（
就
是

《
哈
利
波
特
》
片
集
的
佛
地
魔
）
，
自
導
自
演
，
果

然
氣
勢
迫
人
。
鐵
血
將
軍
做
不
成
英
雄
，
把
心
一
橫

，
背
叛
國
家
，
此
片
道
盡
天
下
武
夫
有
勇
無
謀
的
悲

哀
。
莎
劇
為
強
調
一
代
梟
雄
的
悲
劇
性
，
總
會
安
排

一
個
極
暴
力
的
決
鬥
場
面
，
務
求
觀
眾
看
得
拍
爛
手

掌
。
電
影
版
《
英
雄
叛
國
記
》
當
然
要
保
留
莎
劇
精

髓
，
把
巷
戰
兩
雄
決
鬥
的
場
面
拍
到
驚
心
動
魄
鬼
哭

神
號
，
乃
全
片
最
精
彩
之
處
。

意
外
收
穫
，
《
英
雄
叛
國
記
》
以
科
幻
片
式

演
繹
，
卻
令
莎
劇
的
政
治
寓
言
性
變
得
更
深
刻
，

奇
妙
。 又

見
莎
劇
吳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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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歡
詩
、
書
、
畫
和
篆
刻
的
朋
友
們
，

皆
知
道
清
末
民
初
﹁四
絕
﹂
之
大
師
吳
昌
碩

。
他
不
屑
當
時
官
場
奉
承
與
貪
腐
，
寧
願
賣

畫
為
生
，
逍
遙
自
在
。

吳
昌
碩
十
多
歲
已
習
各
家
書
法
，
學
習

刻
印
，
天
才
橫
溢
。
其
實
，
他
到
三
十
多
歲

始
有
興
趣
繪
畫
，
以
書
法
及
篆
刻
法
入
畫
。

從
中
年
到
老
年
，
直
至
八
十
四
歲
仙
遊
前
，

仍
作
畫
不
倦
。
其
寫
意
花
鳥
畫
，
影
響
後
世
深
遠
。

他
有
幾
個
別
號
，
十
分
有
趣
。
例
如
﹁缶
廬
﹂
以
及

﹁老
缶
﹂
，
乃
因
摯
友
金
杰
，
在
古
壙
得
一
古
缶
，
質
樸
無

文
，
知
道
吳
昌
碩
一
定
喜
歡
，
遂
贈
送
給
他
。
果
然
不
出
所

料
，
吳
昌
碩
如
獲
至
寶
，
並
以
﹁老
缶
﹂
作
別
號
，
﹁缶
廬

﹂
為
畫
室
，
並
有
﹁廬
中
歲
月
缶
為
壽
﹂
詩
句
。

吳
昌
碩
晚

年
失
聰
，
故
自

稱
﹁大
聾
﹂
。

他
中
年
時
，
因

求
者
眾
而
不
斷

辛
苦
刻
印
，
故
自
號
﹁苦
鐵
﹂
。

他
最
愛
自
刻
之
﹁缶
廬
﹂
朱
地
白

文
方
印
；
所
作
花
鳥
畫
，
不
少
也

用

﹁缶
廬
﹂
或

﹁吳
俊
卿
印
﹂

（
﹁俊
卿
﹂
為
其
本
名
，
﹁昌
碩

﹂
乃
別
字
）
。

現
今
不
少
有
識
見
收
藏
家
，

皆
對
吳
昌
碩
所
畫
梅
（
輒
伴
以
大

石
，
並
稱
﹁知
交
﹂
）
、
竹
、
菊

、
蘭
、
晚
荷
、
水
仙
、
牡
丹
和
紫

藤
花
等
花
卉
畫
情
有
獨
鍾
。
像
附

圖
是
他
所
作
花
卉
冊
頁
之
一
（
八

開
）
，
繪
於
一
九
一
○
年
，
正
是

晚
清
末
年
。
迄
今
價
格
已
飛
升
。

花卉畫如菊之凌秋
李英豪

拔
山
的
人
廖
偉
棠

馬灣九龍關 陳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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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馬灣鄉事委員會旁的九龍關碑石

油畫49幅 雕塑7件

畢加索作品回顧叛逆一生畢加索作品回顧叛逆一生畢加索作品回顧叛逆一生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畢加索曾說

： 「當我望着這些依戀的物件時，我才明白
：我是什麼也反對的人」。今起在香港文化
博物館展出的 「巴黎國立畢加索藝術館珍品
展」，或將帶觀眾一同回顧這位西班牙畫家
「叛逆」的一生。

在昨日下午的傳媒預展上，巴黎國立畢
加索藝術館館長安娜．巴爾達莎莉和香港文
化博物館館長鄭煥棠到場，為一眾傳媒介紹
「遠道而來」的五十六件展品。

今次展出的畫作和雕塑，涵蓋畢加索七
十餘年創作歷程，包括藍色、粉紅、原始、
立體主義、新古典和表現主義等時期作品。
展品依時間順序排布於兩間展廳內，方便觀
眾梳理畢加索不同時期畫風的流變。鄭煥棠
說：畢加索並非自少時拎起畫筆那一刻起就
屬意反叛，他的畫，也曾有過非常寫實的面
貌。譬如正對展廳入口一面牆上掛的那幅
《帶帽的男子》。

開拓繪畫新語言
《帶帽的男子》是畢加索十四歲時的作

品，此時距他開始跟隨父親研習裝飾畫，僅
三年而已。該畫寫實風格濃郁，受西班牙畫
家Velasquez畫風影響頗深，注重肌膚紋理和
衣褶等細節的真實，尚未跳脫寫實主義框架
。這種 「力求真實」的風格，直到他十九歲
那年離家往巴黎後才得以改變。在巴黎，受
好友卡薩吉瑪斯的自殺觸動，畢加索作畫漸
漸開始注重色塊拼貼及陰影重疊，開始以色
彩比擬心境和情緒。藍色時期自此開始，代
表作包括他創作於一九○二至一九○三年間
的作品《男子肖像》。

鄭煥棠說，自藍色時期始，畢加索開始
「玩顏色」，開始 「開拓繪畫的全新語言」

。而在求新的路上走得更遠些，便走到 「立
體主義」時期。

他此時的作品《有鬍子的男人》（一九
一四年創作）看起來已經 「非常畢加索」了
，包括將物料（如破布）的日常性摻入畫中
，又如色塊的無規則拼接。從《戴帽的男人
》到《男子肖像》再到《有鬍子的男人》，
二十年過去，畢加索已然拋開早期現實主義
畫風，開始 「反抗」寫實主義者對 「真實」
的定義，開始將伊比利亞元素和古羅馬雕塑
的原始簡約摻入作品中。安娜．巴爾達莎莉
說，布展時之所以將上述三幅畫作並置，意
在提醒觀眾留意畢加索畫風變化的路徑，並

將這改變與彼時社會及文化背景並置思考。

反叛：傳統繪畫
巴爾達莎莉還提醒，參觀時別忘記留意

展廳內的照片和錄像短片，因這些資料或可
幫助觀眾了解更多作品創作前後的社會背景
和畫家自身經歷種種。其中頗有趣味的一張
，是畢加索站在文藝復興時期雕塑家米開朗
基羅的代表作《奴隸》旁，他身後，是自己
頗抽象的一幅《薩堤爾、半人半羊、半人半
馬與三叉戟》。畫作與雕塑一抽象一具象，
畢加索本人對繪畫傳統的反叛乃至無視亦得
見出。

畢加索的反叛，不單體現在作畫上，也
在於他的不從俗與不討巧。二戰時期，他的
《朵拉．瑪爾肖像》和《瑪麗─泰瑞莎肖像
》本為自己的兩位情人創作，其中不乏紅與
橙黃的溫馨筆調。不料，這兩幅從構圖到用
色均致敬梵高的畫作，卻被納粹無端斥為
「墮落的藝術」。畢加索憤憤於納粹暴政及

戰爭塗炭生靈，閉門不出， 「隱居」時完成
的畫作《捉龍蝦的男孩》、《小孩與鴿子》
以及雕塑《貓》，均以溫馨家庭意象入題，似
乎想在這紛亂世上尋找一處寧謐心靈居所。

不按常理出牌
然而，寧謐並不是容易尋到的，正如畢

加索畫中常出現的牛首人身怪（如一九三四
年的畫作《持標槍的牛首人身怪》），意指
潛意識中的愛欲與死亡，是畫家本人內心糾
葛和矛盾的外化。難怪畢加索曾自嘲：將我
去過的地方在地圖上標出，再用線聯起來，
會不會是一幅牛首人身像？

牛首人身像也好，半人半馬抑或以工業
廢料鑄成的男子半身雕塑也好，畢加索總歸
是個 「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可以將沉睡
的女子化成比目魚模樣，可以將自己的兒子
保羅畫得很可愛，也可以將女人的一條腿塗
上綠色另一條塗成紫色。他從不被某一種風
格或主義規限，所以在他那裡， 「創作是破
壞的總和」。

「法國五月」藝術節系列節目、香港歷
來最大型的畢加索藝術展今起在香港文化博
物館展出至七月二十二日。其間將舉辦兩場
講座，邀來香港藝術學院高級講師陳偉邦和
香港大學人文學者學會 Alma Mikulinsky 介
紹畢加索創作理念與風格。查詢可電二一八
○八一八八。

▲
安
娜
．
巴
爾
達
莎
莉
介
紹
畢
加
索
藍
色
時
期
作
品
《
男
子
肖
像
》

本
報
記
者
蔡
文
豪
攝

▶
畢
加
索
早
期
寫
實
主
義
代
表
作
《
赤
足
少
女
》

本
報
攝

◀
畢
加
索
以
《
朵
拉
．
瑪
爾
肖
像
》
向
梵
高
致
敬

本
報
攝

▶
《
捉
龍
蝦
的
男
孩
》
創
作
於
二
戰
時
，
其
中
對
家
庭
溫
馨
場
景
的
摹

寫
，
是
畫
家
反
抗
戰
爭
暴
虐
的
寫
照

本
報
攝

▲畢加索的雕塑作品通常以樹枝和工業廢料等為原料 本報攝


